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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莲

少女倚靠窗台
一匹马在她的园林里
抬起白玉般的前蹄

蹄声清脆。她放下窗帘的刹那
爱情正好从窗边经过

时光仿佛挽留她的十七岁
我的视线被一朵白莲占据

不要轻易口服
这缀爱情的花朵
它的用途是擦拭流年的皮外伤

多虑的天空让我双眼泛红
我与她的世界隔着一扇玻璃

独坐昏黄的灯光下，我们各自
搅动杯中的苦味与甜蜜

我的十四行诗还剩下最后三行
她的桌布正在吞食幻觉的花果

◎猫爪草

十二年前的仲春
在离家三十里的凹地
找到它
给父亲的抗癌方增加一味药引

它从猫眼中窥探
把我当成假想中的猎物
四爪交缠
撕开黑夜的最后一颗纽扣

自己给自己刮骨疗伤
水珠从残茎上逃脱
急促的哮鸣音灌耳
这条通往祖山的
狭长路径
急需化痰散结、疏通要害

几根野草
引导众药在父亲的体内走窜
犹如一只猫
在我眼前跳来又跳去
又从父亲的坟头嗖地一下站起

◎莞草

她把星宿按在水中，用冰凉的
手指为海湾的编年史拓印插图
就像疍家女缓缓系上围裙
兜住这浪波中水草的妖娆
熟稔地编织十二生肖
与其他象形之物

莎草蔓生，岸影拉长
江河入海口成为她的散装饮品
唯有水草懂得世态的咸淡
潮涨时弯腰，潮落时挺身
一艘渔船
从她的绿围篱中出发
千艘渔船
又在她的记忆里停泊

我曾在沙田港的青石埠头
获得一捆莞草

展开时，仿佛古船桨溅起的水迹
还在长竿上游走，狮子洋的喉音
以及泥蜂的嗡声遗留于花穗
一捆莞草无法编织后半生
她的最佳落脚点是在草药铺里
以草尖清扫人间的瘀斑

◎败酱草

捧出黄色或白色花朵
冲击夏日的田间地头
皱缩或破碎的叶子
像遗落的战境
花瓣击败花瓣
它只为自己誊写降书

那位从墓头重回人间的女子
复活被熄灭的气息与色彩
从杂草到化身空气
留在嘴角的败酱味
是有限的记忆

风起时，种子四处飘散
向低海拔、单向度的地方
急切地生长
恍若以祛瘀排脓之力
替我们改写低处的命运

大千世界，人间的颜色形形
色色。红橙黄绿青蓝紫。千万妖
娆，万千斑斓，心也随之灿然。
可独处时，我就更爱白。
白是洁净清雅之色。有独一

份素丽之美。像栀子花，像百合，
像水仙⋯⋯
“白”的眼里容不得沙子。什
么颜色来和它搭讪，那都是“黑”
了，黑白最分明。所以，白最真
实，也最公正，坚定而彻底。
山河晦暗。想到诗经所言

“思无邪”，想到坚贞不屈的拳拳
爱国心，想到汨罗江畔的香草美
人，想到崖山海战，想到《石灰
吟》⋯⋯于是，就更能想到屈原、
文天祥、于谦、赵一曼、吴石将军。
山河清明。就想到袅袅娜

娜，亭亭玉立一枝莲。也想到情
窦初开时的惊鸿初见，清澈如小
鹿的眼神。我爱你，白纸黑字，不
容他人掺一点杂质。
偶尔，我也想到48岁的杜甫

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盈
盈白月光穿透了千年。画面一
转，又看见央视新闻里的三位边
防士兵：小伙子们顶着风沙，日日
重复着严苛的训练。32岁、25岁
的士兵说，要继续守着边疆，语气
与目光都透着坚定；只有19岁的
小伙子，低低道了句“有点想家”，
又赶紧补充“只是偶尔想一下”。
接着，三人搭着肩咧嘴笑了，笑得
明媚又朴实，露出的牙齿，雪白雪
白的。还有白衣天使，面对病毒，
大众谈之色变，避之不及，可他们
却四处奔走，争着向前⋯⋯
一个简单的“白”字，总让我

浮想万千，充满爱，也揣着敬。
想着想着就着了相，便有了

形而上学的思想，我便把白穿在

身上：白外套、白衬衣、白连衣裙、
白长短袜、白鞋⋯⋯常常气得涤
衣的母亲啐我一句：洗又洗不来，
偏爱穿个白。
服饰是一种心灵暗语，我认

为白衣能暗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精神品性。古侠作品中的他们一
身白衣，衣袂飘飘，或匡扶正义，
或冰清玉洁，气质总有一道异于
常人的洁净的芳香。所以，我们
痴迷。常趁大人出门了，翻箱倒

柜，把床单披在身上“装模作样”，
可床单通常是花花绿绿的，恰如
人的心思，在灯红酒绿、人心躁动
的时代，哪能一直保持那份白
呢？白的那份心思呢，初心呢，去
哪里了？我得去找一找了。
最爱京歌《梨花颂》，尤其爱

王鸿翔的童声。少年是赤子，不
染尘埃，由他吟唱，音韵和谐之味
与洁净空灵之美俱增。但最爱
的，还是梅葆玖先生。梅葆玖先

生的父亲梅兰芳先生主攻花旦，
却在抗战期间以蓄须明志、装病
等托辞，拒绝为丧心病狂、为非作
歹的日寇演出，这份民族气节令
人肃然起敬。
2016年的中国文艺春节大联

欢现场，82岁的梅葆玖先生在徒
弟的搀扶下登台演唱《梨花颂》。
他一出场，便是满座喝彩，他一开
口，继而满堂寂然，镁光灯打在观
众席上，人们的神情专注而恭敬，
像这样享誉海内外的梅派传人、
德艺双馨老艺术家在给大家演
唱，真是人间能有几回闻啊！
据我所知，戏曲行当有这样

一种讲究，吟唱时嘴皮子不可动
作幅度太大，大概也就是要靠内
在发力，昆曲如此，梅葆玖先生亦
是如此，这都需要功力，是从小便
要打磨的童子功。梅先生一开
口，隔着屏幕的我已醉了，浑身起
鸡皮疙瘩。他的声音如锦似缎，
细腻而光滑⋯⋯同年，梅葆玖先
生驾鹤离去，那次演唱便成了绝
唱、绝响。那个视频，我收藏很久
了。“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
入泥⋯⋯”听着听着，我抑制不住
跟着吟唱起来，闭上眼：一树一树
如雪的梨花，铺天盖地，满眼的
白，直往心里钻，从脚跟开呀开，
直开到天尽头，极致荼靡⋯⋯开
着开着的梨花，美到泪水涟涟，梨
花悄然谢幕了⋯⋯
人间多少事，在岁月的长河

中不过千古一梦，随着时光的幻
灭而幻灭了。但曲短情长，所有
爱与美的信仰，让世界总有一方
净土、芬芳馥郁。终究有些震撼
和力量穿透人心，传达给前赴后
继的艺人和听众，遗留下来的那
份白，那份痴，那份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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